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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化周刊

陈剑飞

此外，一批院试、乡试、会试朱
卷，有关考场规则的《监临条约》《三
场程式》文献，也值得一睹真容。展
陈的实物中，还有官方编纂的科举考
卷汇编，古时廪生参加院试保结亲供
单，参加府试互结三单收据凭证等
等，这些文献，有助于全方位了解古
代科举文化的系统性，或者说是一个
个证据链。目睹这些文献，仿佛时光
倒流，让我们回到了古代学子们皓首
穷经的岁月。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
些学子除了面壁捻须，还需穿越崇山
峻岭长途跋涉，路途上披星戴月，不
知付出了多少艰辛的脚力，才能到达
读书人视为圣地的考场。而在路途
歇宿的旅栈里，这些学子做着功成名
就的美梦，几十年青灯面壁的奋斗目
标，都押向这试场。而中与不中，一

切充满变量，是煎熬等待中的未知
数。

“金榜题名时”科举文献展览，
还附带摆设了一些与科举相关的什
物，有清代精致的“五子登科”青花瓷
碗、背面刻有“五子登科”或“状元及
第”的铜镜、“五子登科、状元及第”帐
钩、绣有“指日高升”“读书成名”“连
中三元”字样的钱包等，佐证了科举
文化已深入到古代日常生活的角角
落落，铭刻于百姓日用器具之中，成
为那个时代朝野上下都崇尚的价值
取向。据储建国介绍，他还收藏着刻
有科举吉语的铜质、银质花钱百余
枚，因展厅限制，此次无法陈列出
来。此外，展橱中也摆放了一些与读
书有关的用具，如年份久远的四对汉
代“砚台研子”、晚清“下笔如有神”高
浮雕朱漆笔插、精致玲巧的象牙制裁
纸刀、有铜石陶瓷多种材质的各式砚

台、刻有“问政学堂”“十倍山书院”的
戒尺、雕有学子捧读图案的花板等
等。这些展出器物与文献一起，让观
看者在橱窗边流连忘返。

还有一件实物不得不提。这是
一块长61厘米、宽31厘米，像手帕
大小的“丝绸夹带”，上面密密麻麻
地写有234行、每行约180个字。这
四万二千多的文字小如芥粒，得有
多好的眼力才能看清楚啊！在薄如
蝉翼的丝绸上，把文字微缩到这种
程度，古人真的煞费了心机。这丝
绸夹带干什么用呢？有人猜测是带
进试场作弊用的，也有人猜测是便
于随身携带，作温习用的。现在我
们抛开用途不说，单就当年书写者
的细笔功夫，是怎样了得！

有科举以来，宁海功名最高者
为明代探花卢原质，严格意义上
说，宁海没出过状元，但“金榜题

名时”科举文献展的展板里，把祖
籍在宁海的状元章鋆和出生于宁海
的状元洪遵等拉了进来。事实上，
一个县域有没有出过状元倒是无关
紧要的，重要的是这些科举高中功
成名就的学子，在入仕以后做了些
什么？人品与骨气怎么样？有没有
留下值得后世传颂的事迹与有价值
的著作？纵观近当代在各学科有顶
尖研究成果的，也未必都是当年的

“高考状元”。科举只不过是一种考
试的手段，而非达成科研成果与伟
人伟绩的等号。这是我看完“金榜
题名时”科举文献展所想到的。后
人把“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
视作人生最美好的一刻，但那也仅
仅代表中举学子和新婚郎夫当初喜
悦的心情罢了。

白首穷经通秘义（下）

——储建国与科举文献展

金烈侯

这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一段经
历。

我 1953 年春初从缑东小学毕
业，这年宁海中学春季不招生了，要
升中学读书，那就得等到七月份去报
考宁海中学初中部。从春初到七月
份的半年时间，我成失学儿童了。我
的不少小伙伴也因此没有再升学，早
早地成为劳动者了。我们几个住在
东门的儿童因为都迫切想要读书，自
觉地组织起来办起一个小小复习班，
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不荒废学业，
继续学习，准备七月份升宁海中学初
中部的考试。小小复习班一共七个
人，就办在白石头附近那个有着悠久
历史的龚家大院里。这是因为我们
七个小同学中其中一个叫龚以培的
正住在这个大院里。大院西侧二楼
的一间房子空闲着，就成了小小复习
班的教室。

以培的妈妈很有文化，她毕业
于杭州惠兴女子学校，看着孩子们能
如此自觉地读书，满心欢喜，就亲自
打扫整理房间后，从楼下搬来一张很
大的与现在的老板办公的经理桌相
似的桌子，通身红漆，再搬来八条椅
子，这椅子背部垫部都是藤制的，木
架子也漆得通红通红，小同学坐着显

得过于宽大了。这样围成一圈好读
书，读书环境实在比学校好多了。

小小复习班的班长自然是东道
主龚以培了。他与我同庚反而比我
小三个月的年龄，但那时我总觉得他
是我们的大哥哥的样子，其实恰当地
说，是个带头大哥。

带头大哥还真的带了头，他制
定出读书计划，排起功课表，宣布学
习纪律。学语文时大家默读课文，过
了一会儿就让大家找课文中的成
语。有一次我找到成语叫“桂影斑
驳”，但我却把驳字读成斥字，引起一
阵大笑，王同学纠正，大声叫是桂影
斑“搏”，我模模糊糊只记得看书时有

“驳斥”两字组成的一个单词，原来读
书时就不认识这个驳字，都是跳过阅
读的。王同学的这一声大叫，让我永
远记住这个“驳”应该读成“搏”。

我们还每周写一篇作文，有一
篇写“登跃龙山”，我用大白话写流水
账，从“今天早上吃好饭步行到跃龙
山脚，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然
后写看到的庙宇，看到的树木什么
的，当然鸟语花香一类的成语还能用
上一些。王同学写的就不同凡响，他
好像有点用古文的样子：“晨起，约行
千步，至跃龙山脚，拾级而上……”让
小同学看得目瞪口呆，心里暗暗佩服
起来。那时隔壁住着以培的姑父姑

母两老，姑母就是宁海最有名的助产
医师，我就是她接生的。姑父留着胡
子的脸真的活脱脱像高尔基，他带着
浓郁的绍兴口音也常过来关心儿童
们的自学，他看王同学的作文，常啧
啧地称赞起来，不过他说你常看《古
文观止》吧。

学地理、历史的时候，先是大家
静静地看书，然后相互提问题。小教
室的墙壁上贴有买来的“世界地图”
和“中国地图”，学地理后，小班长有
时叫小同学到世界地图面前，要他指
出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
巴西和智利等等许多国家在地图上
的位置，还要背出各个国家的首都的
地名，我费了好多精力才记住巴西的
首都叫里约热内卢，阿根廷的首都叫
布宜诺斯艾利斯，要知道，小伙伴从
来没学过外文，记这样拗口的名字是
非下功夫不可的。

学历史就排中国的朝代，还排
明、清两个朝代的历任皇帝的年号。
最令我印象深刻也是帮助最大的是
学算术，我已读到小学毕业，类似鸡
兔同笼一类的算术应用题还觉得很
难，完全靠死记硬背公式来做的，在
小小复习班里，大家都差不多，糊里
糊涂一知半解。小伙伴们就不断地
做该类应用题，又不断地讨论争论，
后来大家终于都理解了，一理解，学

习上就得到飞跃式的进步。
小伙伴也并不是常在小房间里

面读书的，我们常结伴到外面的天
地中去玩，如天热的时候到南门外
的千丈岩潭或螺狮潭游泳，常到位
于北蔡家巷的县总工会去打乒乓
球，那时宁海中学大操场有四个装
备正规的秋千，我们七个小伙伴都
是荡秋千的高手，个个都能把秋千
荡到快水平的状态。

到七月份的时候，我们都参加
了考试，并且都考取了宁海中学的初
中部。

快七十年过去，难忘这孩提时
近七个月的经历。来到人世，恍如参
与了马拉松长跑，我似觉得人生长跑
的起点就在这里。

快七十年过去，牢记着小伙伴
的友谊。

快七十年过去，记住高尔基模
样的姑父和迎接我生命的龚姑母医
师。

快七十年过去，特别难忘记以
培的妈妈把我们视为她的孩子，她端
来热腾腾的汤圆，每人一碗。她看着
孩子们用功读书、活泼可爱，从而露
出的满意的微笑，那慈爱的神韵犹如
就在眼前。也叫一声妈妈，感恩你关
爱在我的人生旅途起步之时。

我的小小复习班

我在党旗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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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散文形式，讲述自己或
身边的共产党员的故事，抒发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雁苍山将推
出《我在党旗下成长》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字以内，欢迎踊
跃投稿，投稿邮箱：546784170@qq.com。

征稿启事

远山

这是一个父子口耳相传的故
事，其中的细节并不完整，但在我儿
时幼小的心中埋下了一颗自豪的种
子。

每一年清明节，父亲和母亲会
带着很多祭品去范家村附近的山上
扫墓，母亲割杂草，清理周边，上香，
点蜡烛，烧纸钱，奉上供品；父亲用
锄头挖取一些新土，砍一些新鲜毛
竹挂幡；这些事情每一年都是一样
的，都没有太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
曾经儿时的我满山奔跑嬉闹，现在
长大了，对于清明祭奠先人多了一
份敬畏和思念。

范功臣，他是我爸爸的爷爷，第
一次听到他的故事，是在小时候的
清明节。从大人口中听到的故事，
大都来自前辈的口耳相传，很多缺
乏科学的考证，但是关于我爸爸爷
爷的故事，却是我至今听到唯一的
故事。爸爸口中对这位先人的描述
是人高马大，满腹经纶的晚清秀才
形象，村里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家中
还有一些田产，所以并不只依靠劳
力养家糊口。在那个清末民初动荡
的年代，所有有文化的青年人，无论
出身如何，都喜欢出去闯荡一番，或
为功名，或为理想。我的先人范功
臣就是这样一位青年人，他加入中
国共产党，为了无产阶级的理想开
始奋斗，抛弃家中安逸的生活，选择
清贫，主动到偏远的农村深山里进
行革命运动。

后来再长大些，我开始主动问
爸爸，我爷爷的故事，关于我爷爷，
我父亲总是埋怨爷爷太辛苦，家里
孩子多，饭不够吃，一开始以为我父
亲不喜欢劳动，后来从母亲口中得
知，父亲很小就为家庭分担许多，自
己挣的钱也大多数上交家里财政，
父亲希望爷爷保重身体，不要太辛
苦。因此我儿时的记忆里，为什么

爷爷对我最为疼爱，大概也是因为
父亲忠实的人品，让爷爷对我这个
孙儿格外疼爱。爷爷是农民，也是
一名乡村老师，爷爷经常去岔路、桑
洲教书，一去就是一周，带上一周的
口粮，后来我长大了，从大学毕业，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大学生村官，
机缘巧合，我被分配到岔路镇，更加
巧妙的是我分到了岔路镇白溪村，
在一次清明防火的时候，从与我一
起站道口的老人口中得知，他是我
爷爷的学生，从他的年纪看来，应该
有六十多岁了。自那天之后，我的
名字就在全村的老人口中传开，范
老师的孙子在我们村里当村官，村
里的老人经常会跟我说话，给我送
一些麦饼小吃，我也问起了我爷爷
怎么样，他们说范老师人很好，经常
会分东西给他们吃，回想起爷爷的
身影，他是很消瘦的，自己不够吃，
却还要分给他的学生，一副老花镜
大概有一千度，眼镜框断了就用胶
布绑起来。爷爷教书的地方是在山
坡上的矮房子，吃住都在那儿，现在
已经是断壁残垣了，但是依然让我
感到敬畏，爷爷的人品，简朴忠实，
两袖清风。

爷爷退休后，父亲进入学校工
作，一工作就是四十年，在学校努力
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
老师。后来有一天，父亲拿了一张
报纸来告诉我，上面有我父亲爷爷
的名字，范功臣，他在 1927年被宁
海党组织委派到桑洲白岩小学任
教，占领学校教育阵地，同年春，中
共桑洲支部成立，在那个黑暗动荡
的年代里，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在
偏远的农村渐渐燃烧开来，传递了
红色的书香。这时候我对自己家的
长辈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红色的书
香也会传递下去。

红色书香

徐友苗

这是冬季的一个夜晚。我到
同村结拜弟兄家里，悼念他 86岁
高龄老父亲。在满屋前来悼念的
人群中，我的视线与可通叔相遇。
可通叔是我远房堂叔，我跟他一向
都有话缘，那天虽已多时不见，可
一碰面，我们就拉起手，找到一处
稍显宁静点的位置，促膝长谈。白
谈中，我才知道，他最近正忙着给
村里的山林清理山界。

“山界”这名词，对我来说已比
较久远、模糊，甚至有些淡忘了。
但此时从可通叔口中，我却听出一
种不一样的情感和责任。

多年前，我还生活在西溪老
家时，村里人对山界的重视程
度，绝对不亚于今天的“学区
房”。在老家，抬头见山，低头爬
山，赚钱靠山，对乡人来说，

“山”就像呼吸一样，必不可少，
每年总会发生几起因为山界而产
生的矛盾。只是，随着西溪人的
移民搬迁，这种依恋大山、向往
大山的日子已渐渐远去了，“山
界”，也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

我问可通叔，为什么现在突然
想起要清理山界了？您都快七十
岁了，村里又为啥要叫上您了？

可通叔说，村里的山林山界，
主要来自于两个时间段，一种是解
放前几户私有的山林，另一种是
解放后土改中分来的。由于年份
久远，再加上条件限制，关于山
界的文字记载和图纸画得比较粗
糙，极易与邻村产生纠纷。这山
林是村里的主要财富，也是上代
人传下来的“宝贝”，我们有责任
要保护好。现在国家政策好，越
来越重视山林保护，老百姓得到
的补助也越来越丰厚了。所以，
趁着我们这帮老骨头还能跑得
动，对山界也比较熟悉，把它装
装清爽，便于下代人管理。

可通叔还告诉我，村里这次特

意邀请了专业机构的权威专家，实
地为我们村的山林、山界面积进行
测绘、计算、制图。用文字、图纸的
形式，给出最准确、最权威的数据，
作为档案保存。为此，他特意联同
安苗兄、雅云三人，组成清山界小
组。

听罢这席话，我内心有些感
动，早年的记忆开始在脑海中浮
现。可通叔从小历事早、头脑活
络，深受长辈的喜爱，多年的上山
经历，练就他对山界的了解，算得
上是村里的活地图，活字典了。

清山界说说容易，难度却超乎
想象，这些山界大小不一，东一块
西一块，上一块下一块，像马赛克
一样，散落在西溪片几万亩山谷
中。尤其是近几年，山上植被疯
长，原先的山路早已被封盖、堵死，
路影难寻。至于手脸割伤挂彩，
衣裤磨破，饥肠饿肚，蚊咬蚂蝗
叮等等，更是家常便饭。最凶险
的当属水口千丈岩和鸡冠岗一
带，那几处山高路险、峭壁悬
崖、荆棘密布、苔藓满谷、柴枝
错横，一脚下去枯叶淹脚踝、鞋
底像抹油。每行走一步都要手脚
并用，连钻带爬，常常是爬上去
一步，又滑落来二步。可通叔等
人在找山界时，把吃奶的气力都
用上了，才算是爬上了山顶。

对于找到的每一处山界石碑，
可通叔他们都要经过一系列动作：
先是仔细辨别，随后还要重新加
固，并立上小旗杆，做好新的明显
标志，为专业的测绘人员，提供可
靠准确的方位。

可通叔最后说，他们在出发前
就早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心里
想着，只要能让一些有争议的山界
得到明确解决，村里的 3400余亩
山林面积不流失、减少，他们再辛
苦也甘心，这任务也算是成功了。

我们西溪大庙坪村历来有着
淳朴优良的民风，清山界这件事，
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清山界

拙政春绿 （雪小豆 摄）


